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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棹沧浪云淡薄，数声欸
乃月分明。”

运河畔，桃花流水。水声清
冽如酒、诗歌留在心头。

犹记得，当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在论证中国大运河时，
曾留下极具分量的评语：

“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
流动，代表了多纬度的商品、思
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
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
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
流与互相滋养。”

南来北往，千帆过尽；波光
云影，儿女情长。两千年来，运
河沿岸留下灿烂的文化遗产，
民俗、诗歌、戏曲、文学……这
条贯穿自然和人力的人工河，
以世所罕见的时空尺度流淌至
今，成为“流动的文化”，成为奔
流不息的历史瑰宝，滋养着沿
岸城镇、乡村和升腾着炊烟袅
袅的千家万户。

自然、和谐、多元、包容……
河北段大运河，不仅体现着古
老的中国智慧、蕴藏着中华文
明价值，更在新时代鲜活绽放，
成为可供全人类共同品读、共
获启迪的人类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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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生命中有一条河能陪伴终
生，那便是人生一大幸运……但凡梦
到家乡沧州，就少不了运河。”作家蒋
子龙对家乡沧县的运河，始终一往情
深。对于运河儿女来说，运河是烙在
骨子里的乡愁。流水、垂柳、桑榆、渡
口、码头……深埋的记忆迈开轻盈的
脚步，一步一步走进那炊烟袅袅、如
珍珠般的运河城镇。

一部沧州史，就是一部运河史。作
为京杭大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地级
市，沧州境内运河长215公里。从宋代
最繁盛的“旧州城”至明代迁至“幞头
城”，沧州城的变迁，转折点就在运河。
元末明初，长芦镇依靠漕运，成为新的
地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明史·地
理志》载：洪武二年（1369年）五月，徙
于长芦。长芦，初为土筑之城。天顺二
年（1458年），“奏允创建砖城”，3年后
动工，时叫“幞头城”。城区迁移后，真
正意义上的沧州城开始崛起。

一座城的崛起，必然带动所属区
域及周边城镇的发展。

现在吴桥县城所在地，叫桑园
镇，原属山东德州。志书载，此地盛产
桑蚕，丝织业为运河人家主要副业。
明清时设水驿，清末又有铁路，水陆
交通极便利，成为南北货物重要集散

地。又如安陵镇，其城址位于今吴桥
县安陵村东北、窑厂店村村南。《大清
一统志》卷十六《河间府二·关隘》记
载：“安陵镇，在景州东十七里，即故
县也，明置巡司。”民国初年曾在附近
设织布工厂。

大运河之恢弘，不单在于贯通内
陆南北水系，更向东连接出海口，推
动了沿河和内陆的商贸互通，乃至中
外交流。

古代，“盐”为国之重要物资。黄
骅，自古就是产盐区。西汉时，此地民
间煮盐迅速兴起，且形成一定规模。后
来，制盐列入官营。魏晋南北朝，当地
盐业进一步发展。唐中叶，盐铁恢复专
卖，海丰镇盐运繁忙，得名“通商镇”。

“万灶青烟皆煮海，一川白浪独
乘风。”明代诗人瞿佑在诗中曾如此
描述。近年来，海丰镇遗址考古发现
建筑基址、煮盐炉灶和作坊、测试盐
卤浓度的器物，鲜活地还原了历史上
煮盐业的繁荣景象。还发现宋金元时
期海运仓储遗址以及来自全国各地
窑口的精美瓷器。可以想见，当年这
些艺术品通过四通八达的水路来到
海丰镇，乘着猎猎海风，运往世界各
国的盛况，揭示出河北段大运河和海
上丝绸之路的关系。

岁月深处，运河沿岸一座座村
镇，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盛。

邢台境内郑口镇，位于故城东
南，与山东武城以河为界。明代曾有
郑姓大户在运河上设一渡口，时人皆
称郑家渡口，后改为郑家口。因濒临
运河，素得漕渔之利，清中期，郑家口
已成为一个仅次于县城的大集镇。物
阜民丰，有“小天津卫”之称。

出清河县城，西北方就是贝州城
遗址。据史料载，北周时初置贝州，宋
元祐六年重修后为县制。“贝州城当
年富甲一方，有‘天下北库’的美誉。”
当地人士介绍，贝州城因白沟运河而
兴，城东是隋唐运河曾流经的位置。

《资治通鉴》载，唐开元时，贝州存有
“布三百余万匹，帛八十余万匹，钱三
十余万缗，粮三十余万担”。

邯郸境内，馆陶与邺城，几乎同
时因白沟航运而崛起，成为长达四百
年的区域中心城市。隋文帝焚邺后，
随着魏郡治所东移，大名利用其独特
的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崛起，成为又
一个运河通而城市兴的典型代表，繁
盛千年。1401 年河决漳卫，府城全部
埋于地下，现存北宋大名府故城遗址
主要是大街遗址和府城墙遗址两处。

古渡口和古码头，是大运河作为

物流通道的显著标志，更是情感眺
望台。河北段大运河上，曾分布着数
不清的码头——南霞口码头、青县
码头、流河码头、马厂码头、尖冢码
头……繁忙的客商往来情景，早已消
逝在时光里。

东光码头遗址，年代为北宋至民
国。东光县所辖的连镇原名“连窝
镇”，旧设有连窝水驿，清中叶是东
光、吴桥、阜城、交河等县的粮棉油集
散中心。农副土特产品船载车运，南
销齐鲁、江南，北达京津、东北，各地
客户纷纷于连镇设栈，经销贸易。
1998年 5月下旬，遗址内发现一条金
代沉船，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

“拉过来了呗，哎嘿嘿哟；蹬住了
呗，哎嘿嘿哟……”在油坊镇油坊村，
两位老人弯腰弓步，唱起了嘹亮的船
工号子，向我们再现当年在河边拉纤
的情景。自京杭大运河开通后，油坊
码头便成为当地商品集散地，至晚清
则有“清河县的小上海”之称……直
至上世纪七十年代，邢台东八县进出
货物还在油坊转运装卸。

一水如带，蜿蜒千里。古城、古
镇、古村、古码头、古渡口……这些历
史遗存，见证着古老的贸易往来，也
讲述着“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气韵。

运河如带，村镇似珠。作为流动
的文化，大运河承载的不仅是自然风
光和运河儿女的悠悠乡愁，还有那滚
滚碧波中，讲不尽、诉不完的丰厚民
间文化遗产……古音、古曲、古谱等，
是来自民间的古老技艺和智慧，更是
一段段文化传奇。

“南苏杭，北胜芳。”走进廊坊胜
芳古镇，自文昌阁俯瞰，东淀蒹葭苍
苍，白鹭翩然。春秋始，胜芳就被水淀
滋润。宋代，苏洵沿运河故道北上，将
南方种植水稻、莲藕技术引入，使东
淀水域呈现芦稻相映、菱荷飘香的美
景。北运河的贯通，令胜芳更迅速地
纳入京畿辐射范围，跻身于“直隶六
大重镇”行列。

作为水陆码头，胜芳很早就得以
和京津共同发展。然而，对于胜芳，真
正的文化密码却是——“火”与“灯”。

胜芳灯会，繁盛于京杭大运河贯
通后，已四百多年。“宫灯”雍容华贵，

“鸭子灯”寓意吉祥，“金鱼灯”栩栩如
生，“狮子灯”威风八面……不同文化
风俗在此交融，形成正月十五灯会，
还形成了以火崇拜为核心的“七十二

道花会”。
水乡胜芳，何以产生对火的崇拜？

走在古镇，发现人们谈得最多的不是
“水火难容”，而是“水火相济”。人们在
水上讨生活，与水共处、敬畏火的光明
温暖，从而形成独特的水乡习俗。这种
朴素的民俗信仰富含古老的哲思，在
当地首批国家级非遗南音乐会中得到
最本源的尊崇——逢年过节摆会，请
火神、送火神，均由南音乐会吹奏乐
曲，晚上其他各道会都散去，唯独南音
乐会一直吹奏表演到子夜……

专家考证，以胜芳镇南音乐会为
代表的冀中笙管乐班社，其传播途径
是沿河道进行的，北运河是最主要的
渠道。其乐曲带有鲜明的宫廷乐特
色，《小龙舟》《太平》《琵琶令》等曲
目，或庄严肃穆，或缥缈空灵，堪称古
代传统音乐的“活化石”。

临西大运河畔，一座砖窑遗址闯
入眼帘。明代，朱棣迁都北京，为兴建
新都，朝廷多方征集建材。临西因出产
优质“莲花土”，又有运河水运便利，遂
被钦定为贡砖烧制地。鼎盛期，运河两
岸炉窑有数百座。上世纪 80年代初，

临西运河岸边陈窑村发现一处窑址，
出土城砖刻有“嘉靖十四年陈清”等字
样。2008年，河北省文物局组织进行考
古调查，发现明清贡砖窑址20座。

泥土与烈火的淬炼，考验着烧造
技艺，但其根本在于水。而今，在陈窑
村运河边，窑火再度点燃。临西贡砖
烧制技艺市级非遗传承人说，临西靠
近黄河古河道，沉淀形成“莲花土”。
除了土质好，烧造工艺也十分讲究，
传统古法手工技艺包括选土、碎土、
澄泥、熟土、制坯、晾坯、验坯、装窑、
焙烧、洇窑、出窑等18道工艺。

“通两京津要，夹河居者万余
家”，这就是泊头。尽管明代才建镇，
但依靠着水驿码头，泊头成为北方大
运河沿岸少有的镇级城池，冶炼、印
刷、制造、烧造等非常发达。其中，泊
头铸造已有 1300 年历史，享有“中国
铸造名城”之美誉。1987年，在泊头西
部出土五代十国时的铁佛，成为泊头
铸造史的有力佐证。清中期以后，南
方雕版印刷业，通过运河传播并扎根
泊头，至民国年间，出版印刷堂号达
十几家之多。

大运河流淌不息，激发着创造灵
感，更给戏曲、杂技等民间艺术提供
了舞台。

吴桥境内，大运河绵延 34 公里。
明清时期，运河漕运空前发达，码头村
镇的繁荣给吴桥艺人杂技表演提供了
便利。他们登上运河船，走南闯北，甚
至远涉重洋，登上了世界杂坛殿堂，又
将国外先进技艺带回中国，架起了东
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的桥梁。薪火相传，
中国杂技艺术之花香飘万里。而今，

“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已成为与
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和巴黎

“明日与未来”世界马戏节齐名的世界
三大杂技赛场之一，已有5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600多个节目参赛。

“寄语飞南归北雁，大河头尾是家
川。”与运河村镇共生的民俗非遗，犹
如珍珠散发的光彩：香河吹歌、景县铜
胎画珐琅技艺、沧州木板大鼓、临西乱
弹，以及八极拳、舞狮、夯歌……这些
和运河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老技艺、
老行当、老手艺，是奔腾在运河人心灵
河床上的精神洪流，滋润着一代代运
河沿岸的儿女们踔厉前行。

走在永济渠畔，历史回响激荡星
空。大运河贯通后，其浩瀚而广博的母
性润泽功能逐渐凸显，反映在人文上，
便是汇聚四方、包容兼蓄、孕育出新。

建安九年（204年）——河北境内
大运河肇始之年。这是一个独特的历
史节点。自此开启河北境内运河新篇，
连接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水系，更
蕴含政治意义上的漕运、军政、经济等
内容。某种意义上，其自身演变兴废，
就是中国社会生生不息的表现方式。

自这一刻起，秦汉文脉伴随运河
开凿而跟随曹魏政权注入河北境内，
并在此兼收并蓄发扬光大，形成了影
响深远的建安文学，乃至建安风骨，
深深地影响了此后中国人的审美和
精神境界。

建安九年，曹操击败袁绍，以邺
城为大本营，经略天下。在此，他修筑
铜雀、金虎、冰井三台，广揽天下贤
才。陈琳、王粲、应玚、刘桢、阮瑀等，
跋山涉水来到邺城，形成了一个真
正意义上的文学集团——邺下文人
集团。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对酒当
歌，人生几何”——这是曹操的名句。
曹操诸子中最具才华的曹植，其文学
起步期正在邺下，留下《白马篇》等篇
什。曹丕创作的《燕歌行》，是现存最
早、最完整的七言诗。他的《典论·论
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

对于中国文学史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

曹植文采气骨兼备”（袁行霈《中国文
学史》），鲁迅也曾说，“曹丕的一个时
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建安七子”与曹氏父子，共同掀起文
人创作高潮。他们书写现实，歌唱理
想，开拓题材，探索技巧，一改两汉铺
张夸饰的赋风，转而关注社会现实，
以其慷慨悲凉的情调、刚健疏朗的文
风而彪炳史册。

运河之畔，邺下文坛，群星璀璨，
风骨凛然。

“金凤台”遗址尚残存台阶，而北
侧“铜雀台”，早已湮没于历史的尘
埃。三台建成后，曹操大宴群臣，作诗
以赞。曹植《铜雀台赋》一挥而就，并
祈愿“斯台之永固”。然而，很快，三台
便毁于战火。但是，在这片废墟上，我
们却又分明听到一个女子历经辗转、
穿越战乱，在这里吟唱《胡笳十八
拍》——“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
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
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
卒流亡兮共哀悲。烟尘蔽野兮胡虏
盛，志意乖兮节义亏……”女子叫蔡
文姬，东汉末年文学家蔡邕之女，被
曹操盛邀、从匈奴归汉。

不知道，这是不是运河畔首次响
起带有异域风情和诉说的曲乐。随之
而来的十六国和北朝，从漠北迅速崛

起，继而席卷中原，纷纷定都邺城。四
百多年间，“你方唱罢我登场”，邺城
先后为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
等朝都城，多民族文化在此直接交
汇。2012 年，邺城考古队在临漳县北
吴庄发现佛造像埋藏坑，挖掘出土
2895 件东魏、北齐石造像及残件，是
目前所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最多
的佛教造像埋葬坑。

水，见证了一个民族的坚韧不
息。大一统的杨坚曾下令焚邺，但
也正是在隋代，首次彻底贯通大运
河——隋大业四年（608年）春，“诏发
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
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永济渠，
是今天河北大运河的基础河段。

这一切，均为盛唐奠定了基础。
大运河上，文人墨客往来如流——

王维写下《渡河到清河作》：“泛舟
大河里，积水穷天涯。天波忽开拆，郡
邑千万家。”李白留下：“魏都接燕赵，
美女夸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
冲。青楼夹两岸，万室喧歌钟。天下称
豪贵，游此每相逢。”王安石留下《永济
道中寄诸舅弟》：“灯火匆匆出馆陶，回
看永济日初高。”明代茶陵诗派李东阳
写下：“片帆轻舸发沧州，野树离离散
不收。两地伤心河上草，一灯残梦渚西
楼。”王世贞写下《九日风阻郑家口》：

“野戍秋高鼓角哀，萧萧木叶走黄埃。”
查慎行也在此留下：“明月窥我船，我

影在船窗。我起却望月，影落玻瓈江。”
1750年，康熙南巡经过河北段大

运河时，欣然填词一阕：“大块风光，
春畴一生，满目从容。桂棹初摇，牙樯
始立，淑色烟笼。堤边对对宾鸿，村庄
里，安平气融。乐志情深，读书意远，
与古和同。”在纪晓岚《阅微草堂笔
记》中，运河沿岸是神秘的，其诗文、
故事、逸闻趣事等都跟大运河千丝万
缕，一派乡野烂漫之气。

商贾云集，店铺栉比，数不清的
酒馆、茶店红火热闹；身怀绝技的艺
人、技艺精湛的厨师将南来北往的风
物人情云集于此……大运河，如同一
条蜿蜒曲折的历史画廊，留下帝王将
相的雄姿、诗人骚客的潇洒，还留下
仁人志士的慷慨悲壮，更客观记录下
运河两岸百姓的爱恨悲欢。

方志、笔记、小说、诗歌、技艺……
运河的身影无处不在。流淌在各类文
史作品中的点滴，构成了一个个“诗
史互证”的循环，记录下河北段运河
的空间变化、历史沿革、人口聚散、商
业兴衰和文化变迁。围绕运河诞生的
创作，无论是纤夫，还是挑夫，抑或是
船工，这些不肯向命运低头的鲜活生
命，都深深地诠释了生生不息、不懈
奋斗的运河精神，成为大运河文化价
值和精神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运映国运，文脉传千古。大运
河，从古流来，也必将流向未来！

据国家文物局消息，为全
面摸清革命文物资源底数和保
存状况，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
好、管理好、运用好，近日，中央
宣传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

《关于持续开展革命文物名录
公布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推动各部门各地方持
续开展革命文物名录核定公布
工作。（5月2日 人民网）

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
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
革命的伟大历程和丰功伟绩。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一块青砖墓
碑里饱含战地夫妻情、冉庄地
道战纪念馆“司令碗”里蕴藏着
浓浓鱼水情、马本斋纪念馆中
一辆小推车见证着革命先烈的
凛然大义、全国第一个农村党
支部纪念馆里一个书信箱诠释
着革命英烈的如磐信念……党
的百年历程中，不胜枚举的革
命文物讲述着先辈坚如磐石的
信仰信念，映照着共产党人历
久弥新的初心使命。

近年来，不论是国家层面，
还是各个地方，都在持续不断
地出台相关办法和通知，这是
革命文物保护传承的重要基
础。比如，国家相关部门出台的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
《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
程（2018-2022年）的意见》等一
系列相关制度规定，为新时代革
命文物工作提供了政策法规依
据。从2019年初国家文物局公
布第一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
区名单至今，革命文物名录公
布工作持续进行，这对于让公
众更好地学习革命事迹、保护
革命文物、传承革命精神有着
积极作用。全国各地也纷纷结
合本地区特点制定相应条例，
用规章制度留住“红色记忆”。
以河北省为例，去年 7 月 1 日，

《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的决定》正式施行，这是全国
首个规范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
省级地方性法规。它将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纳入法治化轨道，切实
让革命文物活起来、火起来。

河北是革命文物大省，如
何加强数量众多的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激活革命文物价值，成
为一道时代课题。近年来，我省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氛围日渐
浓厚，助推越来越多革命文物
从“活起来”到“火起来”。如分
布着冀热察区党委、挺进剧社、
挺进军兵工厂等十几处红色旧
址的涞水县九龙镇山南村，活
用红色资源，发展红色旅游，助
力村民生活蒸蒸日上；全国第
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地河北省
衡水市安平县，集党性教育、红
色旅游、研学体验为一体的“星
火台城”红色旅游景区，讲好台
城星火不断燎原的中国故事，
让红色文化焕发时代光芒……

众多成功的探索实践表
明，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除
了需要顶层设计、统筹规划，还
应注重与数字联姻、与旅游相
融、与创意对接，深挖文物背后
荡气回肠的革命故事，不断创
新展示方法。革命文物之所以
弥足珍贵，是因为它们身上往
往承载着一段历史、一片深情、
一种信念。通过数字技术还原
真实场景，推出主题鲜明、内容
多样的红色线路，丰富现场教
学模式，打造有影响力的文化
节目等方式，生动展现革命文
物背后的感人故事，让大众循
着故事来、带着信仰走，才能让
革命文物在新时代发挥更大
作用。

历史无声，文物有痕。蕴藏
在革命文物中的红色基因是我
们的集体记忆，一旦被激活，就
能产生强烈共鸣。因此，保护
好、管理好、利用好弥足珍贵的
革命文物资源，让珍藏在博物
馆里的革命文物、陈列在广阔
大地上的红色遗产、刻印在书
籍里的激扬文字跨越时空、走
近生活，为大众提供精神滋养，
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社会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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